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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当时的我还在读高三，
并专心准备即将到来的高考。然而，
那一年的高考却并没有如约而至。

中断高考的那些年，我曾回乡务
农，也曾做过 8年时间的工人。那时
的我只有高中学历，却有着一个当时
看来很“不切实际”的理想———当一
名科研工作者！每当有技术工程师来
厂里，我都拿着个本子，认真地向他
们学习。

直到多年后的 1978年，我才正
式开启了属于我的大学生涯，有了实
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将来到图书馆工作”

考入大学时，我已经 30岁了，并
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的高考
成绩很好———化学考了满分、数学也
接近满分，总成绩在全省都名列前
茅。原本，我可以选择一所更好的学
校，但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以及年迈
的父母，我报考了离家不远的合肥工
业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这也成为我
此后 40多年科研生涯的开端。

现在回过头看，这一选择是正
确的。

彼时的大学学习氛围很浓厚，人
们都在争分夺秒地弥补此前失去的
时间。我的年龄在同一届学生中算是
很大了，加之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

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我的学习劲头
就更足了。

那段时间，学校的课程并不如现在这样多，每个学
生都有大量时间供自己支配。我去教室听老师讲完课
后，回来便长时间地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利用实验室做
各种实验，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以至于当时的老师还根
据我的时间安排，总结了一套学习方法。

我的本科毕业设计也是在每天“泡图书馆”的过程
中诞生的。

那时，高校图书馆的管理系统远没有现在发达，每
天借书、还书的程序繁琐，而且还容易出错。针对这一
问题，我想到如果用计算机做图书馆管理，应该会大大
提升效率。

说干就干，我带领两位同学，经过反复的实验后，
一套图书馆管理系统在我们手中诞生了。这套系统不
但可以把图书馆的各种书目管理好，方便师生查找，还
能很好地统筹师生借书、还书时间，甚至可以在他们即
将错过还书的最后期限时，对他们进行提醒。

最终，这套系统真的被应用在了学校的图书馆，而
在当时，在全国高校范围内都极少有这样的系统。

我还记得在临近毕业时，学校图书馆馆长笑着对
我说：“将来哪儿也别去，就来图书馆工作，以后做我们
的馆长！”虽然已经过去数十年，但当时的场景依然历
历在目，我也在无形中体验到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通
过科研解决问题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半世纪的师生情缘

读书期间，母校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
回忆中，有学有所成的满足，也有同学相处的快乐，更
有与老师之间的师生情谊。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师，是当时教授我们自动
控制原理课程的于士忠老师。他对学生极其负责任，这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我日后的从
教生涯。

比如，我在大三、大四期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做实
验，有时实验做得长了，便不知不觉间错过吃晚饭的时
间。那时，周围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只能饿肚子。于老
师知道后，便会把我喊到家中吃饭，虽然他家的饭菜很
简单，有时甚至只有开水泡饭，加上一碟小咸菜，但那
种温馨的感觉却让我怀念至今，从中也感受到他对于
一名学生真心实意的关爱。

有意思的是，于老师算是所有大学老师中，最先发
现我才能的“伯乐”。而这又多亏了他夫人叶老师的提
醒，叶老师同样教授我课程。有一次，她对于老师说，你
们班的杨善林你要多注意一些。自此之后，于老师给了
我更多的帮助，在他的帮助与关心下，我也获得了更多
的成长。

直到今天，我都还和于老师夫妇保持着联系，虽然
他们先后迁到过天津、深圳等地，但有机会我还是会去
看望他们。在我看来，在大学求学时能遇到一位欣赏自
己同时也真正关心自己的老师，对于每个年轻的学子
都是弥足珍贵的。但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师生间的彼
此尊重和信任。

学会创造环境

结束本科阶段的学习后，我又在母校继续攻读了
硕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一步步走到今天。如今早已
不是我上学时的那个时代，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各
自的责任与使命。但无论如何，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
一定要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如今的大学生
们都能够明白这一点。

作为学生的“本职工作”，大学时期的学习与中学
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大学生更注重自我学习
能力的培养，为将来的创造性工作打基础。当然，除了
学习之外，大学生更要锻炼自己的思想境界并养成待
人接物的基本态度。特别是要能够团结周围的同学、尊
重老师，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走向社会后，处理好与
周围同事以及合作者之间的关系。

这点看似平常，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现在的
学习还是将来的工作，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这
种环境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一个优秀的研究者即使
在不同环境中，也应该具备营造积极向上的周边氛围
的能力。特别是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后，
这种能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有关这方面的培养始于科研的最初阶段，而大学
生正处于这一阶段。

总之，除了学习之外，大学生涯对于年轻人来说，
还有着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至于能不能
达成目标，关键还要靠学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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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伴随着“科学的春天”来临，我作
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入了陕西
师范大学化学系。

在此之前，我曾在高中毕业后做过三年
多的小学和中学老师，也非常喜欢老师这份
工作。因此在选择学校时，我的三个高考志愿
填报的全都是陕西师范大学，由此也开启了
我和这所学校近半个世纪的缘分。

特殊的“教学相长”

初入大学，那时的我们还没有什么远大
的理想。我最初的打算也只是在学成毕业后，
能到县里最好的中学教书。然而，这并不影响
我们学习的热情。相反，随着“文革”的结束，
人们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在大学校园里被彻
底点燃了。
那时候，我们的学习课程远没有现在那

么繁多。每周 6天的学习日中，课程时间最多
不会超过一半，每天的上课时间也不会超过
4个小时。这就给我们留出了大量自由支配
的时间，我们将这些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泡
图书馆”上。

无论在什么时候，学习都是一件自己的
事情，外界压力会对一个人的成长产生作用，
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觉。记得那几年，每天
不管多晚就寝，我都要在睡觉前，将一天的学
习内容在脑海中过一遍“思维导图”，每到周
末，还会将本周的学习内容在脑海中做一个
梳理。因为我们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了，不想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凭借刻苦的学习，我的成绩在班级中一
直处于前列，以至于在一些课程中，如果我的
作业没有收上来，老师们是不会批改作业的。

这是因为那时国内大学教育依然处于
“恢复期”。很多老师也是仓促间回到教学岗
位，以至于对某些课本上的知识，他们自己认
识得也并不透彻，甚至在有些方面的理解程
度还不及一些学生。这时，那些学习成绩优秀
的学生的作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参
考答案”的作用。
尽管如此，这些老师在教学上没有丝毫懈

怠，而是将所有热情都投入其中。那时的老师
不像如今这样承担大量科研任务，他们最主要
的任务就是教好学生，同时与学生共同进步。
这也就在当时的校园里形成了一种有些特别，
但又十分浓厚的“教学相长”的氛围。

学好数学，学好英语

有年轻老师，当然也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回忆过我们当时的

系主任高鹏老师。记得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年
轻学生偶遇高老师，并同行了一段路程。面对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们当时的心
情十分紧张，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老先生
却很亲切，问我们是不是化学专业的。

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先生说了几句
至今都让我受益匪浅的话。

他告诉我们，将来要想在化学领域有出
息，首先要把数学学好。否则，随着学习和科
研的深入，在理论化学领域就会面临很大的
困难；其次，要把英语学好，不然将来在学术

领域也不会走得太远。
当时，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并不大，然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对于化学学科理解
的逐步深入，我越发明晰老先生这番话的意
义所在，同时也体会到了他对于青年学生的
深切期望。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
在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我们应该鼓励年

轻的学子多跟老先生接触，并为此创造条件。
要知道，也许老先生无意中的几句话，就可能
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尤其是对有想法的学
生产生重要影响。
有时，这种影响甚至不限于其内容本身。
还记得在大学刚毕业时，我曾骑车到差

不多十公里外的西北大学旁听了一场报告。
主讲人是被誉为“无机化学之父”的美国西北
大学教授巴索罗（F. Basolo）。那场报告中，尽
管有当时在兰州大学工作的史启祯先生的翻
译，巴索罗教授所讲的内容我还是几乎没有
听懂，但他在讲座时，通过情绪所传达出的对
于自己所从事学科的热爱与激情，却感染和
影响了我几十年。

认真学习，掌握方法

如今，距离我的大学生活已过去整整四
十年，回想起当初的那段岁月，颇有时光流逝
之感。对于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年轻学子，我
希望我的一些感悟能够对他们有所启示。

大学时光看似漫长，其实转眼就会逝去。
在这段时间里，做什么永远要比怎么去做更
重要，既然选择了进入大学深造，不管是在什
么专业、哪个领域，都要秉持认认真真、踏踏
实实的态度去学习。在大学，学习永远是第一
要务。

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注意方
式、方法。比如，要多注意和老师以及同学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相比于过去，如今的
大学研究生教育已经相当普及，如果条件允
许，就要抽出一些时间旁听他们的组会。正如
前文中所说，即便是听不懂组会上的内容，但
组会成员之间的讨论交流也会对你的成长起
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外，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
的学生，我建议他们在大一、大二时，要踏踏
实实地把基础课程学好，把英语学好，特别是
那些主干课程，一定要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到
大三、大四阶段，则一定要想办法进入老师的
实验室，尽量多地接触研究生，从中获得在研
究中学习的经历和体验。
大学四年，请珍惜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房喻：

我的作业曾被作为“参考答案”

1981年，经过高考的磨砺，我被西南交
通大学机械系录取了。
之所以报考这所交通大学，并不是自

己当时对交通领域有什么特殊的志向，只
是小时候家乡交通很不方便，只有一条公
路穿县而过，过长江还必须坐轮渡，去哪儿
都麻烦，所以对“交通”二字比较敏感和向
往罢了。
然而，从家乡江苏靖江到位于四川峨眉

的学校之间的这段旅程，却令我终生难忘，
给我“上了一课”。

三天四夜辗转奔波的求学旅程

在此之前，我的祖祖辈辈都没有坐过火
车。因此，对于乘火车我一无所知。更麻烦的
是，当时的一场大雨造成了宝成铁路的一段
路基塌方，导致我必须要辗转上海、昆明等
多地。

我购买的是从江苏常州到四川峨眉的
通票，但并不是直达票，而是需要中途更换
不同的火车。后来我才搞清楚，通票属于“基
本票”，只能乘坐慢车，但长途没有慢车，而
一旦改乘快车，就需要补“加快”票。比如，从
上海到昆明的那段路程就需要补交 7块多
钱，但当时的我身上总共只有 10元钱。这就
导致我一路上不敢多花一分钱。

登上火车后的情景也让我很吃惊———
我发现不管是哪趟火车，车厢里都挤得水泄
不通，想要找一个站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
提有空座了，只好挤站在通道上。
一路上，我忍受着饥饿、拥挤和疲惫。那

时候自己就在想，火车能不能跑得更快些？
能不能坐得更舒适些？

经过三天四夜的辗转奔波，火车终于在
一个晚上抵达了峨眉站。当我走出车厢，看
着灯光下寂静的站台，听到负责接站的老师
问我：“你是交大的新生吗？”那一刻，我几乎
忍不住要流下眼泪，忽然有一种回到“大本
营”的感觉。

我们那代人对大学的认识就是“知识的
殿堂”“智慧的海洋”。但作为一个“农村娃”，
大学对我而言，更“实际”的意义在于借此改
变自己的命运，甚至进入大城市生活。

然而，在这趟曲折的求学路上，第一次
接触火车的我吃惊地发现，中国的铁路竟然
如此落后，作为一名铁路相关专业的新生，
那种感觉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一个更加明
确的目标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为中国铁
路发展而学习，为让老百姓乘坐更快捷、更
舒适的火车而努力！

无形中，这次旅程成为了足以影响我一

生志向的一场“入学教育”。

“双严”教育成就了我

上世纪 80年代，西南交通大学的校址
就位于峨眉山脚下。如今，那里风光旖旎、环
境优美。然而，当我第一次来到那里时，看到
的还是一片“农村”景象———校园里还有农
田，也能看到牛在校园里漫步，走在去教室
的路上，踩到牛粪更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这一切都与我此前对大学的憧憬相去
甚远。因此，初入校园的我，心中不免有一些
失落。

然而，等真正安定下来后，我却慢慢发
觉校园的风景其实很漂亮、周围的环境也很
安静，可以说是一个求学读书的好地方。于
是，我开始接纳这个校园，最后喜欢上了它，
而它也承载了我几乎整个青春时代。

如今，当时的校园已经成为了西南交大
的峨眉校区，我在那里还保留了一处住所，
忙里偷闲，每年总要过去小住几天。在我的
心中，峨眉不只是那段青葱岁月的回忆，更
是我行稳致远、梦想启航的圣地。

一所大学的读书氛围当然不能仅仅依
靠周围环境，更要靠学校整体的文化积淀。
西南交通大学诞生于 1896年，至我入学时
已有近百年历史，这段历史在学校沉淀成了
“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办学传统。

可以说，“双严”教育成就了我的今天。
举例来说，作为工科学生的基础类课程，学
校大学数学和力学课程教学一直极严。记得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课程期中考试时，一大
拨学生都未及格。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师之

所以将试卷出得比较难，就是希望能以此给
我们一些警示，毕竟大家都是经历过高考考
验的，多少都有些心高气傲，但这样的现实
提醒大家，大学学习一点儿也马虎不得。

努力成为“单项冠军”

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数学、力学知识对
于工科学生来说颇为重要，起着“打根基”的
作用，基础打牢就能受益终生。毫不夸张地
说，我后来在轨道交通系统动力学方面取得
的成绩正是得益于此。

除此之外，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
我希望学生们“学有专攻”。

就像我所在的西南交通大学一样，如果
比拼综合性和综合实力，国内高于西南交大
的学校有很多；但如果比较轨道交通领域的
教学和科研水平，西南交大无疑处于国内乃
至国际的前列。我们不能奢求每一所学校都
能成为“全能冠军”，但可以形成特色，努力
成为某个领域的“单项冠军”。

同样的道理，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
来说，大学四年不要好高骛远，一定要学有
所长，要找到你的兴趣点在哪里，更要找到
你能发挥的专长在哪里，然后便是脚踏实
地，潜下心来好好学习。

须知，为学不一定“大而全”，而是要在
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成为专家，成为
带头人。希望学子们不负四年的韶华，学好
本领，打牢基础，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将来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郭刚制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翟婉明：

第一次坐火车，成为影响我最深的“入学教育”

我
和
我
的

房喻(三排右数第 7位)本科毕业合影。

翟
婉
明
在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编者按

视野开阔的朋友、知识渊博

的老师、一栋有故事的建筑……

在人生的旅途中，大学扮演了怎

样的角色，又留下了哪些印象深

刻的记忆？

金秋九月，各大高校的校园

里又将迎来一批新的莘莘学子。

怎样过好未来几年大学生活，让

生命的年轮留下值得回首的印

记？《中国科学报》特邀请三位两

院院士，请他们讲述自己与大学

的故事，希望他们的回忆能够给

后来者以思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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